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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塞俄比亚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的合作伙伴，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对埃塞俄比亚城镇体系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开

展研究，可为其区域与城市协调发展提供依据。基于非洲城镇化数据库 Africapolis 中 1950—2025 年的人口数据，笔者运用齐普夫定律和核密度分

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埃塞俄比亚城镇体系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从不同维度研究埃塞俄比亚城镇体系变化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1）埃塞俄比亚的城镇体系规模结构正逐渐逼近齐普夫标准分布，但尚未达到合理水平；（2）埃塞俄比亚城镇体系的整体空间格局演

化受厄立特里亚独立影响较大，空间变迁方向与重大产能合作项目建设等因素密切相关；（3）埃塞俄比亚城镇体系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

直接或间接受到自然地理、政治历史、经济社会、重大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笔者建议从政策干预与能力建设、规划治理、区域开发等层面

进一步优化埃塞俄比亚城镇体系，以促进人口和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国家、区域和城市健康发展。

Abstract: Ethiopia is the important partner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is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ization currently.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thiopia’s urban system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local regional and urba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data from 1950 to 2025 in the Africapolis database on African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Zipf’s 
Law,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Ethiopia’s urban system’s size and spatial structure. It 
also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anges in Ethiopia’s urban system from various dimension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1) The size structure of Ethiopia’s 
urban system is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standard distribution of Zipf’s Law but has not yet reached an optimal level; (2) Th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 in Ethiopia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independence of Eritrea, with spatial direction changes closely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the direction of major productive capacity cooperation projects; (3)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size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Ethiopia’s urban system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geography, political history,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major policies. In conclusion, it suggests that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Ethiopia’s urban system should be pursued through policy interventions, capacity building, planning governance, regional development, 
etc. This optimiz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opulation and various resources, guide healthy development at national, regional, and urban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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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埃塞俄比亚（下称埃塞）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的合

作伙伴，也是非洲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 [1]。根据世界银

行的数据，2024 年埃塞国内生产总值为 1 497.4 亿美元，是

非洲第六大经济体①。尽管埃塞的经济体量在非洲位居前列，

但其城镇化率长期居于末位。埃塞多数城市的发展呈现自发

和快速的特点 ；由于人口和资源分布不均，其国家城镇体系

格局呈现出极度不均衡的状态。2007 年埃塞第三次人口普

查结果显示，人口少于 2 万的城市占比约 86%，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Addis Ababa，下称亚的斯）的人口数量是人口第二

大城市的 11 倍 [2]。近 10 年，亚的斯总人口增长了约 200 万。

相较之下，埃塞其他中小城市长期受到忽视，人口不断外流，

发展严重滞后 [3]。埃尔米亚斯等（Ermias et al.）发现，埃塞

的城镇规模呈现出小城市居多、中等城市数量较少、大城市

数量更少的特点 [4]。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不同规模城镇之

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并进一步优化城镇空间分布格局，是埃

塞未来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已有研究从宏观层面解释了埃塞不同规模城镇数量的变

化趋势和城镇化的结构性发展逻辑 [4-5]，探讨了埃塞城市扩张

的特征、空间格局和驱动力 [6]，但尚缺少对埃塞城镇体系的

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研究，与城镇发展态

势和区域城镇体系格局的相关研究也有待跟进。目前，埃塞

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以及中埃产能合作稳步推进的关键时

期，一方面，其主要城市的人口和空间规模都不断扩大；另

一方面，中埃产能合作项目催生了杜卡姆（Dukem）、梅卡

贾布（Melka Jebdu）等一批新兴节点城市，且此类城市的数

量还在不断增长 [7]。这使得埃塞的城镇体系将在后续很长一

段时间内都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埃塞城镇体系演变

特征，有利于为埃塞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空间格局提供指导。

当前，学界通常基于齐普夫定律分析和检验国家城镇体

系的规模特征 [8-10]，并且多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和标准差椭圆

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 ArcGIS 对国家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

和演变特征开展研究 [11-12]。基于此，笔者根据非洲城镇化数

据库 Africapolis ②提供的埃塞 1950—2025 年的人口数据，对

埃塞的城镇体系规模结构、空间特征的演变趋势等进行量化

分析，并探究自然地理、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和重大政策对

埃塞城镇体系变化的影响，以期为埃塞调控城市发展与布局、

优化区域格局、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提供依据。

1  埃塞国家概况及研究区选取

埃塞国土面积约 110.36 万 km²，全国人口总量约为

1.32 亿（2024 年），平均人口密度约为 120 人 /km2 ③。根

据 2007 年埃塞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所依托的行政区划统计

数据，埃塞共设有 2 个特别市（Chartered City）和 9 个州

（Region）、65 个地区（Zone）、688 个县（Woreda）、2 000
多个乡镇（Kebele）④。其中乡镇是埃塞最小的行政单元，

人口下限为 500 户，平均人口约 4 000 人，部分县设立与乡

镇平级的镇管理局（Town Administration）行政单元。2020
年 6 月 18 日，南方州的锡达莫地区升格为锡达莫州（Sidama 

Region）；2021 年 11 月 23 日，南方州析置西南州（South 

West Ethiopia Peoples’ Region）；2023 年 8 月 19 日，南方州

析置中部州（Central Ethiopia Regional State）。本文选取县及

以上的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表 1）。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1.1  城镇⑤与人口数据

截至目前，埃塞官方共进行过 4 次人口普查，分别为

1984 年、1994 年、2007 年和 2019 年，其中 2019 年第四次

人口普查结果尚未公布。现有的人口普查数据存在几点局限

表 1  2025 年埃塞州、特别市级行政区划

名称 行政级别 名称 行政级别

亚的斯亚贝巴

（Addis Ababa）

特别市、首都 奥罗米亚州

（Oromia）

州

德雷达瓦（Dire Dawa） 特别市 索马里州（Somali） 州

提格雷州（Tigray） 州 哈勒尔州（Harari） 州

阿姆哈拉州

（Amhara）

州 南方州

（South Ethiopia）

州

阿法尔州（Afar） 州 锡达莫州（Sidama） 州

本尚古勒 - 古马兹州

（Benishangul-Gumuz）

州 西南州

（South West Ethiopia）

州

甘贝拉州（Gambela） 州 中部州

（Central Ethiopia）

州

① 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ET。

② Africapolis 的详细介绍见下文 2.1.1 节。
③ 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ethiopia?view=chart。

④ 地区级行政单位包含特别区（Special Zone），县级行政单位包含特别县（Special Woreda）。

⑤ 本节及下文中的“城镇”主要指人口超过 1 万、具有空间连续性的城市集聚区，在行政层级上可能对应特别市、县以及部分镇管理局和乡镇，
或是由 Africapolis 数据库依据城镇化特征独立识别的聚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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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是 1984 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仅统计了人口数超过 2
万的城镇数量，后两次的普查才对乡镇及以上行政单元的人

口数量进行了统计；二是普查次数较少、时间间隔大，可获

取的数据较陈旧，难以通过 3 次普查数据分析总结埃塞城镇

体系的演变规律。

除了人口普查，通过由萨赫勒和西非俱乐部（SWAC: 

Sahel and West Africa Club）、E-geopolis ①联合建设的关于非

洲城市和城镇化动态的唯一全面和标准化的地理空间数据

库 Africapolis，也能够采集到埃塞城镇和人口发展的相关数

据资料。Africapolis 提供了 1950 年以来人口规模大于 1 万的

城镇集聚区的名称、人口总量、建成区规模等信息 [13]。考

虑到数据统计的连贯性，本文选取了 Africapolis 中 1950 年、

1960 年、1970 年、1980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

2015 年、2020 年和 2025 年共计 10 个年份的人口超过 1 万

的城市和城镇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Africapolis 数据库

的最新资料显示，截至 2025 年，埃塞共有 549 个人口超过

1 万的城市和城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93 年厄立特里亚

才脱离埃塞独立，因此 1993 年之前的城镇和人口数据，包

含了当时厄立特里亚的数据。

2.1.2  其他研究数据

自然地理数据中，高程数据来源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

织地理空间信息部门提供的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绘（SRTM: 

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数据库，气候区数据来源

于全球气候数据集（WorldClim）；经济社会相关数据来源于

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发展指数研究报告等 ；城镇集聚区的

地理位置根据 Africapolis 数据库中提供的经纬度坐标整理获

得。本研究主要使用 ArcGIS10.2 软件进行空间分析，所有数

据的投影统一为 WGS1984。

2.2  研究方法

2.2.1  齐普夫定律

奥尔巴克（Auerbach）早在 1913 年就指出城镇规模分

布可以用幂律分布来近似表示。在此基础上，齐普夫（Zipf）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城镇规模分布的齐普夫定律

（Zipf’s Law）[14]，即城镇规模分布满足公式 ：

低的城镇规模超过了合理规模，位次较高的城镇规模小于合

理规模；若 0< ξ <1，即位次较低的城镇规模小于合理规模，

位次较高的城镇规模超出了合理规模 [14]。

由于城镇规模分布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需要对齐普夫

定律拟合结果进行有效性检验。笔者借鉴既有文献的检验方

法，假定实际分布与幂律分布之间存在一个很小的二次项偏

离，通过对二次项的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决定齐普夫定律

能否描述城镇规模分布，具体方法是对如下方程做最小二乘

估计：

① 萨赫勒和西非俱乐部是经合组织下属的地区性政策研究平台，专注于西非及更广泛非洲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粮食安全等议题，是

Africapolis 数据库的创建者和维护者之一。E-geopolis 是一个专注于全球城市集聚区识别与城市化动态研究的项目，常与国际组织合作构建数据

库，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

 P（Size>S）=a/S ξ （1）

式中，S 为城镇规模，P 为规模大于 S 的城市分布概率，

a 为常数，且标准齐普夫指数 ξ=1。若 ξ >1，则表示位次较

 ln（i-0.5）=A-ξ ln Si+q（ln Si - γ）2 （2）

其中，γ =
2var（ln Si）

cov（ln Si）
2，ln Si）

。幂律分布假设在渐进极限情况

下，二次项系数 q=0，在幂律分布原假设下，γ =
α2

2N qN
的值

（N 即为样本的个数）趋于标准正态分布，所以较高的 |q|

意味着实际城市规模分布偏离幂律分布，即城镇规模分布不

符合幂律分布。设定 qc 为二次项 q 在 1% 水平下的临界值，

即qc =
1.95α2

2N 。如果 |q|>qc，则拒绝原假设，即不服从幂律分布；

如果 |q|< qc，则接受原假设。

2.2.2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要素在空间上的分散和集聚

特征 [15]。本文将埃塞的各规模等级城镇抽象概括为“点要

素”，以便更好地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该方法的计算公式为：

 f（x）
nhd
1 Σn

i=1=K（
h

x-xi） （3）

式中，K（x）为核密度函数，h 为搜索阈值，n 为搜索

阈值中城镇数量，d 为数据维度。搜索阈值中的核密度函数

越大，表明城镇在这一阈值中的集聚特征越显著。由于本文

的研究对象是埃塞整个国家范围，因此将搜索区域半径定为

100 km。

2.2.3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可揭示经济空间分布的多方面特征，现广泛

用于各类地理“点要素”的空间分布态势和时空演变特征。

椭圆范围内的区域是要素空间分布的主体区域，椭圆中心点

即所有要素的中心位置，椭圆长轴表示要素分布的主要方向，

扁率用于描述要素分布的方向性，其值越大表明要素分布方

向性越明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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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方法中，齐普夫指数用于分析城镇体系规模结

构演变特征，核密度分析法和标准差椭圆用于分析城镇体系

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3  埃塞俄比亚城镇体系的时空演变特征

3.1  城镇体系规模结构演变特征
为了动态分析埃塞城镇体系规模结构分布特征，笔者

对 1950 年、1960 年、1970 年、1980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和 2025 年的截面数据进行

拟合，依次获得了每一年的齐普夫指数值。拟合结果显示，

1950—2025 年，埃塞城镇体系规模分布的齐普夫指数近似

呈现“V 型”变化趋势（图 1）。1950—1970 年，齐普夫指

数从 0.965 8 下降到 0.913 4，说明城镇人口规模分布趋于分

散，城镇体系的人口规模分布差异变大，合理性逐步下降 ；

1970—2015 年，齐普夫指数回升到 0.990 5，逐步逼近齐普

夫标准分布，说明城镇体系人口规模分布趋于均匀，合理性

有所上升 ；2020—2025 年，齐普夫指数变化趋于平稳，维

持在 0.993 0 左右，表明城镇体系规模分布已高度接近齐普

夫理想状态，人口规模结构趋于成熟与稳定，城镇间等级

差异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整体格局未出现明显调整。

此外，厄立特里亚独立对于埃塞城镇体系的齐普夫指数并

无明显影响。

虽然埃塞城镇体系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已逐渐接近标准指

数，但从历年散点图来看，城镇人口规模呈现典型的非线性

特征，可能存在二次偏离项，因此需要根据上文中公式（2）
计算 q 值，以检验埃塞城镇体系规模分布是否符合幂律分布。

回归结果显示，历年系数 q 都不为零，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即认为存在二次偏离项 ；此外，各年份 |q| 值均大于 qc，即

认为埃塞城镇体系规模分布存在非线性特征，不服从幂律分

布，且位次较低的城镇人口集聚程度偏低，位次较高的城镇

规模人口集聚程度偏高，各级城镇的人口规模都没有达到合

理水平（表 2）。

进一步使用城镇体系金字塔分析埃塞的不同规模城镇

的人口总量情况。城镇体系金字塔是规模从小到大的城市

逐渐堆砌而成的塔状结构模型，用于反应不同规模城镇组

成的内在变化 [17]。参照中国的城镇规模划分标准，笔者将

埃塞的城镇分为 6 个等级：特大城市（人口总量 ≥100 万）、

大城市（人口总量为 50 万 ~100 万）、中等城市（人口

总量为 20 万 ~50 万）、Ⅰ型小城市（人口总量为 10 万 ~ 

20 万）、Ⅱ型小城市（人口总量为 5 万 ~10 万）、城镇（人

口总量为 1 万 ~5 万）。人口少于 1 万的地区，不纳入统

计及分析范围。

埃塞城镇体系人口金字塔变化趋势呈现由“塔顶和塔底

宽、塔身窄”逐渐发展成为“塔顶塔身几乎同宽窄、塔底更

宽”的结构（图 2）。总的来说，埃塞的人口分布正从“更

多地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向“更多地集中在城镇”转

变，并且城镇、Ⅱ型小城市和中等城市人口总量增幅较大，

人口分布正由极度分布不均逐渐走向相对均衡。

3.2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3.2.1  城镇体系核密度演变

1950—2025 年埃塞城镇体系时空分布的核密度结果如

图 3—图 4 所示。1970 年之前，首都亚的斯及周边地区呈现

“一区独大”的格局 ；1980—1990 年，阿斯马拉（Asmara，

现为厄立特里亚首都）的城镇地位开始有所提升，但其周边

地区城镇体系核密度仍远低于亚的斯周边地区。厄立特里亚

独立以后，埃塞的城镇体系开始“多头”发展，但总体上仍

以亚的斯为核心。到 2015 年后，埃塞城镇体系空间分布已

演化为“内密外疏”、以亚的斯为中心向外发散的特征。此

外，亚的斯亚贝巴—阿达玛高速公路（AA 高速）和亚的斯

亚贝巴—德雷达瓦走廊沿线的城镇逐渐表现出连绵发展的态

势，这说明城镇体系的空间格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交

通走廊建设的驱动。

图 1  埃塞城镇体系规模齐普夫指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Africapolis数据库中的人口数据计算绘制

表 2  幂律分布有效性检验结果

年份 |q| qc 检验结果

1950 0.693 0.525

不服从幂律分布

1960 0.794 0.359

1970 0.951 0.240

1980 1.064 0.183

1990 1.154 0.147

2000 1.221 0.115

2010 1.345 0.778

2015 1.216 0.064

2020 1.182 0.060

2025 1.137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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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埃塞城镇体系人口金字塔（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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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方向演变

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埃塞城镇体系时空演变的方向，笔者

对各年份埃塞城镇体系空间分布进行标准差椭圆计算，并将

各地人口数量作为权重字段，结果如图 5、图 6 和表 3 所示。

在厄立特里亚独立之前，椭圆中心始终位于阿姆哈拉州境内，

且不断往亚的斯方向移动。厄立特里亚独立后，2000 年时

椭圆中心已移动至奥罗米亚州境内，而 2010 年之后，椭圆

中心已经基本位于亚的斯市域范围内。由此可见，厄立特里

亚的独立对埃塞城镇规模变动的空间方向具有较大影响，其

独立前，受亚的斯和阿斯马拉两座主要城市的牵引，人口主

要集中分布在两城之间的区域，但亚的斯的引力作用更加明

显；其独立后，亚的斯在城镇体系分布中的绝对中心地位得

到了进一步凸显。

通过分析各年份标准差椭圆的参数可以发现：第一，2010
年之后埃塞城镇体系空间分布方向逐渐趋于稳定，椭圆的变化

主要来自短半轴的变化，表明推动埃塞城镇体系演化的力量主

要来自东西方向上的城镇增长；第二，椭圆面积在厄立特里

亚独立前呈现浮动变化的态势，而后逐渐增大，表明其城镇体

系分布总体呈现向外扩张的趋势，扩张方向以西南为主，这与

AA 高速以及亚吉铁路等交通走廊的走向大致吻合。

4  埃塞俄比亚城镇体系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

埃塞城镇体系格局受到多种内外因素共同影响，自然地

理格局、政治历史事件、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政策出台是塑

造其城镇体系的四股主要力量。自然地理格局从根本上决定

了埃塞城镇体系的基本空间格局，地区独立、战争冲突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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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厄立特里亚独立前埃塞城镇体系核密度时空演变图（单位：人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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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厄立特里亚独立后埃塞城镇体系核密度时空演变图（单位：人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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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历史事件导致埃塞城镇体系发生突变型改变，经济社会发

展和重大政策出台则驱动了埃塞城镇体系的渐变型变迁。

4.1  自然地理因素
埃塞境内以高原山地为主，全国平均海拔约 3 000 m。

埃塞中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南北向高海拔地形特征，境内城镇

和城市具有“向高而建”的特征（图 7）。2025 年全国 549

座人口超过 1 万的城镇和城市中，有 450 座海拔超 2 000 m，

269 座的海拔超过 3 000 m。

“向高而建”是导致埃塞城镇体系空间分布格局“内密

外疏”“分异与整合共存”的根本原因。埃塞位于低纬度地区，

在纬度低和海拔高两个要素叠加影响下，产生了明显的垂直

分带现象，并在全境范围内形成了 14 种气候区。海拔较高

地区多属于亚热带高地气候或海洋性季风气候，这两类气候

审图号：GS 京（2026）1675 号

审图号：GS 京（2026）16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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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适宜性方面总体优于其他气候类型，因此大多数城镇

和城市集中分布于此类气候区。

相较之下，地势低的地区多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区和热带

半干旱气候区。其中，海拔 500 m 以下的地区，如索马里

州东南部、阿法尔州大部，多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区，这一区

域终年酷暑，年均温超过 30℃，降雨稀少，宜居程度极低，

因此城镇和城市稀少 ；海拔 500~2 000 m 的地区毗邻东非大

裂谷，气候炎热干旱，城镇和城市数量也相对较少。

4.2  政治历史因素
埃塞历史悠久，在所罗门王朝统治时期（1270—1974

年），其主要控制地区为北部的提格雷、中部的阿姆哈拉和

南部的绍阿 [18]，直到 19 世纪末期，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皇帝征服了现在埃塞西部、南部和东部的卡法（Kaffa）、

韦莱塔（Wolaita）、哈拉尔（Harar）等地区，才大致形成

了埃塞今天的疆域。在城市群的分布上，原处于帝国中心

位置的区域优于边境地区。在传统的东部放牧地区如阿

法尔（Afar）、西部农耕地区贝尼尚古尔 - 古穆兹和甘贝拉

（Benishangul-Gumuz and Gambela），没有居民超过 10 万的

城市群 [19]。尽管自 1995 年以来，作为平权行动的一部分，

联邦政府向这些新兴地区提供了特别的预算和能力建设支

持，其在城市增长和扩张方面有所改善，但与全国其他地区

的城市相比发展仍明显滞后 [18]。

厄立特里亚在历史上曾属于埃塞，在 1882 年之后被意

大利殖民者殖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的形式并入埃

塞，后在 1993 年公投独立。在被殖民时期，殖民者在厄立

特里亚多地修建了教堂、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和铁路等交

表 3  埃塞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参数

年份

/年
中心点坐标

长半轴 
/ km

短半轴 
/ km

扁率
方位角 

/ °
椭圆面积 
/ 万 km²

1950 37.82° E, 13.51° N 466.93 139.81 0.7006 178.22 20.50

1960 37.71° E, 13.31° N 455.15 148.47 0.6738 0.01 21.23

1970 37.49° E, 13.23° N 470.85 156.43 0.6678 1.40 23.14

1980 37.55° E, 12.87° N 443.80 152.29 0.6568 2.08 21.23

1990 37.51° E, 12.62° N 438.69 164.77 0.6244 1.92 22.70

2000 37.54° E, 11.68° N 338.84 212.92 0.3716 177.21 22.66

2010 37.43° E, 11.73° N 365.75 215.93 0.4096 178.44 24.81

2015 37.38° E, 11.72° N 365.22 225.61 0.3823 0.85 25.88

2020 37.31° E, 11.61° N 368.82 213.15 0.4221 0.92 24.70

2025 37.29° E, 11.67° N 372.96 214.38 0.4252 1.20 25.12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 ArcGIS10.2软件分析计算绘制

图 5  厄立特里亚独立前埃塞城镇体系分布方向时空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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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厄立特里亚独立后埃塞城镇体系分布方向时空演变图

图 7  埃塞的地形与城镇、城市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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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活方式的代际传承，转而进入临近城市或大中城市寻求

发展机会。随着亚的斯等大都市生活成本的高涨以及中小城

市发展机会的增多，城镇人口不再单中心集聚于首位城市，

逐步从集中于大城市、特大城市向集中于中小城市和城镇

转变。

以中埃产能合作项目为代表的大中型发展项目加速了

埃塞新兴节点城镇和区域廊道的发展，这对埃塞城镇体系空

间格局的改变起到一定的牵引作用。1990 年代以来，越来

越多的国际公司在埃塞投资开发制造业企业、工业园区等产

业项目以及铁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加速了首都以外地区节点城镇的兴起和区域

发展廊道的形成，并为节点城镇的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如

2007 年建成运营的东方工业园目前能够提供超过 2 万个就业

岗位，2016 年建成运营的阿瓦萨工业园能够提供超过 10 万

个就业岗位，同年启动运营的德雷达瓦工业园能够提供超过 

1 200 个就业岗位 [22]。这些项目对于提升埃塞中小城市的发

展能级和人口集聚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以亚吉铁路、AA 高速、莫焦旱港等为代表的重

大区域型基础设施改变了埃塞原有的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不

仅提升了埃塞客货运输效率，也带动了沿线各类发展要素的

集聚，加速了沿线土地开发、城镇建设以及经济发展。以亚

吉铁路为例，其开通后，埃塞、吉布提两国单程运输时间由

7 天缩短至 12 小时；截至 2022 年 6 月，该线路累计发送旅

客近 50 万人次，发送货物近 700 万吨，不仅盘活了沿线区

域，也使得沿线区域对人口、企业、资金等的集聚效应持续

增强 [23]。这些区域交通运输走廊的发展是亚的斯亚贝巴—阿

达玛—阿瓦萨沿线片区、亚的斯亚贝巴—德雷达瓦沿线片区

城镇不断集聚的重要原因。

4.4  政策因素
受国家层面发展政策的影响，最近几十年埃塞的经济

发展重心由农牧业逐渐转向了工商业。埃塞轻工业和商业

化农业的发展始于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执政时

期（1928—1936 年 和 1941—1974 年 ）。2000 年 之 后， 先

后出台的《可持续发展和减贫计划》（SDPR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加速和持续发

展消除贫困计划》（PASDEP: Plan for Accelerated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to End Poverty）、《增长和转型计划 I》（GTP I: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I,）、《增长与转型计划 II》

（GTP II: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II）等国家发展政

策进一步强调通过工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工商业和城镇经
图 8  1980—2021 年埃塞产业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ethiopia?view=chart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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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通设施，完善了排水工程。铁路网的建设和沿红海的优越地

理环境使得厄立特里亚境内发展出了不同层级的城镇。在厄

立特里亚独立后，埃塞失去海岸线和出海口，境内亦缺少了

各级各类城镇的支撑，这使得城镇的标准差椭圆由厄立特里

亚沿海向内陆方向收缩。

二战后，埃塞亦经历了多次冲突和战争，二战后最早的

冲突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索马里对埃塞的入侵，两国分别

在美苏的支持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战争。此外，埃塞东

部地区与独立后的厄立特里亚因边界线划定问题在 1998 年

5 月—2000 年 6 月产生战争，北部地区的提格雷冲突直到

2022 年 11 月才停火。长期的战乱和发生在边境线上的诸多

冲突对当地的城镇发展及其城镇体系的空间格局产生影响。

一方面，部分城镇直接或间接毁于战火，另一方面，部分村

庄因吸纳灾民而逐渐升级成为城镇 [20]。整体而言，埃塞城

镇空间结构的重心在向相对平和安全的首都地区和西部地区

转移。

4.3  经济社会因素
社会经济发展和大中型发展项目的建设运营引起的人口

结构变迁和流动是推动埃塞城镇体系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回顾埃塞产业结构变化可以发现，1980—2021 年，第一产

业占比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呈现较为明显的

上升，第三产业占比则呈波动式变化（图 8）。产业结构变

化的背后是人口从业结构的变化，这反映出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埃塞越来越多人口不再从事农业，而是投身于第二、

三产业，即越来越多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生活，表现

为越来越多人口在城镇集聚。

除经济产业发展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推广也深刻

地影响了埃塞人口结构 [21]。1961 年，埃塞小学入学率仅有

3.3%，中学入学率仅有 0.5% ；而到了 2015 年，小学入学率

已超过 90%，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已达到 8.1% ①。教育的普

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改变其发展理念，减少了对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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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正在逐步瓦解传统的农牧业并推动乡村地区的城镇

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寻求工作机会，由此

导致埃塞城镇人口的整体增长和中小城市的兴起。为促进各

州和地方层面的发展，从 2001 年起，联邦政府开始推动在

各州成立和完善立法和行政机构，以支持地方各州的自主发

展和治理，同时为了提升中小城市发展能力，联邦政府为全

国各市以及乡镇组织开展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这些强化地

方发展能力的政策和实践以及首都去中心化的尝试，对于均

衡埃塞城镇体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此外，埃塞自 1950 年代以来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不

同政府对城镇发展的不同政策也影响着埃塞的城镇格局体

系。在帝制时期，海尔塞拉西政府偏向城市发展的政策，帝

国政府更多将土地分配给政治上的盟友和支持者，而不是考

虑农业生产对土地的占用，这也造成了城市和农村发展速度

的不同 [24]。而后续的门格斯图政府注重农村发展的政策，使

得城市首位度畸高的趋势得到减缓。1991 年的埃塞政权更

迭和 1995 年宪法修订推动该国政府权力下放，地区各州也

被允许自行组建农村和城市行政机构，这些政策变化促进了

中小型城市的扩张 [4]。

5  总结与讨论

5.1  研究总结
本文基于Africapolis提供的人口数据，运用齐普夫定律、

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了 1950—2025 年

埃塞城镇体系的时空演变特征，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 

发现。

（1）埃塞的城镇体系规模结构正逐渐逼近齐普夫标准分

布，但位次较低的城镇人口集聚程度仍偏低，位次较高的城

镇规模人口集聚程度仍偏高，各级城镇的人口规模尚未达到

合理水平。

（2）埃塞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及发展方向与厄立特里亚

独立、重大产能合作项目建设等因素的密切相关。埃塞的城

镇体系空间布局轴线的主要扩张方向为西南方向，并且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首都亚的斯都将是其城镇体系的中心。

（3）自然地理条件对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格局起到决定

性作用；政治历史因素推动着埃塞城镇的毁灭与再生、整合

与分化，诱导了城镇体系的突变型演进 ；经济社会及重大政

策因素间接重塑了埃塞城镇体系结构。同时，人口流动促进

了中小城市和城镇规模的升级，产能合作项目的进驻带动了

一批“新兴节点城市”的发展。

5.2  对优化埃塞俄比亚城镇体系的建议
未来，埃塞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以及与中国等国家的

发展合作将持续，预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埃塞的城镇

体系都将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当前埃塞面临的城镇体系规

模结构不平衡等问题，不仅容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发展效

率低下等，也将给首都亚的斯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

挑战。为提升埃塞整体发展效率和各区域的发展水平，促进

人口和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国家、区域和城市健康发

展，笔者就埃塞城镇体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通过政策干预及能力建设，改善中小城镇的发展环

境与发展能力，提升其对于人口、资金、国内外项目等发展

资源的集聚能力；

（2）通过合理规划与科学治理，推动首都边缘区的发展，

可在首都边缘区建设产业新城、卫星城等疏解首都人口集聚

压力，并带动远郊村镇的发展；

（3）重视国家重要交通走廊沿线的系统规划与综合开

发，考虑构建“默克莱—贡德尔—亚的斯亚贝巴—阿瓦萨”

南北向发展走廊和“甘贝拉—亚的斯亚贝巴—阿达玛—德雷

达瓦—吉吉加”东西向发展走廊，培育多个区域增长极。

5.3  讨论
本研究不仅回溯了埃塞城镇体系发展历程，也厘清了埃

塞未来一段时期内城镇发展总体趋势及潜在增长空间。本文

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对于了解共建“一带一路”其他国家

和地区城镇体系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研究结论能

够为中埃产能合作开辟新领域、挖掘新空间指明方向。

城镇体系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受数据

限制，笔者仅分析了埃塞在 1950—2025 年城镇体系规模结

构和空间结构演变特征；此外，仅探讨了自然地理等 4 类因

素对埃塞城镇体系发展演化的影响，未能进一步揭示城镇体

系长期保持非理性结构的社会与制度原因。未来，可在数据

更新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制度、经济产业、社会发展、交通

设施、民族文化等因素，对埃塞城镇体系的演变规律和机理

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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